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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将倾父为梁■
图
片
故
事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庭相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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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澄澈之心

短篇小说集 《五陵少年》
收录青年作家甫跃辉创作初期
的短篇小说 《鸟》《万能灵药》
《五陵少年》 等9篇小说。 比肩
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 《少年
游》， 《五陵少年》 是二十出
头的年轻人发出的另一种 “声
音”， 其饱含激情又不失真诚。

作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
作专业研究生， 甫跃辉讲述故
事的技巧高超。 在这部小说集
中， 虽然故事大多色调沉重，
有的还兼具传奇色彩， 可却都
能抓住读者的眼球。 无论他刻
画的着力点在孩子身上还是成
人身上， 它的生动情节、 自然
叙述、 良好铺垫都能引向深入
阅读。

《鸟》 这篇小说中， 两个
主人公 “我” 和李奇都是稚气
未脱的少年。 这少年有梦想，
要像鸟一样翱翔在天空中。 没
有翅膀， 如何能达成夙愿呢？
于是想到了练习轻功 ， 进入
“空灵” 世界。 可科学与幻想
总有差距， 他们的尝试以失败
告终， 李奇为此还遭到母亲的
暴打， 被揪伤了耳朵。 异曲同
工， “我” 为了飞起来， 骑上
舅舅的高头大马， 在忘乎所以
中也摔了个头破血流。 这样的
场景， 让读者忍俊不禁， 谁小
时候没做过荒唐事呢？ 小说也
描写了少年的情窦初开， 李奇
和 “小龙女” 那微妙的情愫，
在遭到小伙伴嘲笑时， 他的隐
忍直到最终爆发， 都让人感到
了小主人公的可爱。 李奇的结
局源于“我”的恶作剧和对“我”
的信任， 可又真切地反映出现
实： 少年的懵懂与无知， 所造
成的恶果， 只有在成人后才会
接受自我良心的批判。

小说 《五陵少年》 讲述了
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老人。 一
脉单传的爷爷， 出生在太爷爷
的马背上， 16岁便遵照父命娶
妻入门， 可新娘子却在新婚之
夜被人强暴， 含恨自尽。 从此
爷爷便走上了一条自我闯荡的
英雄之路， 先是杀了辱妻的仇
人 ， 后又加入劫富济贫的匪
帮， 并依靠实力在弱冠之年就
做了山寨的首领。 他和日本侵
略者开火， 剩下为数不多的几
位兄弟， 可还是把汉奸的头挂
在了城门上。后来，他因为分开
两头牛而遭到揪斗， 被打伤了
肋骨， 即便这样他还倚在墙上
对着奶奶笑。 这是隐忍中的坚
强，苦难中的不屈，小说阅读至
此，读者心灵也会为之震撼。人
生一世，跌宕起伏，就如爷爷一
样， 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
况， 可即便如此， 人生还要继
续，路还要走下去，唯有靠自我
的救赎和修复。

《烧花》 中先天痴傻的翠
妮与无依无靠的奶奶相依为
命， 没有了奶奶的陪伴， 她的
命运如何？ 《小偷》 中的 “何
小峰” 遭到一场 “酷刑”， 而
偷的东西就是含在嘴里的一条
红带子。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
时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甫跃
辉总能在这些典型的故事情节
中 ， 找到震撼人心的 “催泪
弹” 和 “触发点”， 让读者对
他的作品充满兴趣。 正如青年
评论家项静所说， 作者所描述
的少年时光带着一种干练的 、
纯净的、 鬼魅的光泽， 温润细
致。 我想， 这与他当时涉世未
深， 对周遭现实的茫然与拷问
有关， 这也恰恰成为这些小说
的看点所在。

———读甫跃辉小说集《五陵少年》

17岁那年的花季， 却让我遭
遇了人生最大的劫数， 我不幸摔
伤脊髓造成高位截瘫。 神智恍惚
的我双眼无神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 每次从噩梦中惊醒， 陪伴在
侧的， 总是我那 “坚强如刚” 的
父亲。

以往， 总觉得做警察的父亲
威严有加缺少温和， 连跟他说话
都要察言观色小心翼翼， 可在我
双腿失去知觉， 无望而悲苦地被
命运打入最严寒的 “冷宫”， 却
是父亲用他 “泰山压顶不弯腰”
的钢铁意志， 撑起了我这个病残
女儿头顶那片即将倾塌的天。

那年冬天， 在手术台上， 我
历经了一番生死搏斗， 当沾满我
血丝的脊椎骨固定棒从我背部取
出时， 手术室外的父亲， 听到我
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几欲冲进手
术室 ， 那五六个小时的漫长等
待， 父亲的心与我一起在经受剪
切刀割。

当我逐渐恢复过来， 他和母
亲借来一辆轮椅， 陪我在街头闲
游， 那天， 冬日的阳光撒得满街
灿然， 那是我截瘫后第一次灵魂
的顿悟， 阳光一点点驱赶着内心
的阴霾， 早已冻结的笑容开始重
新在我的脸上绽放， 父亲边推轮
椅边对我说 ： “你看 ， 阳光多
好， 我娃啥都不用多想， 不是还
有爸妈给你撑着吗 ， 天不会塌
的。” 母亲从街边买来几个猕猴
桃， 剥开放入我的口中， 一丝酸
甜的果香掺着温馨爱意从味蕾直

浸入肺腑， 遭遇人生大劫难方领
悟， 有父母相伴的日子， 就是人
生最大的幸福。

父亲最震撼我的， 就是他的
意志力和执行力。 我脊髓损伤的
部位较高， 起初我躺着连翻身都
要靠家人帮忙， 可父亲在护理医
生的指导下， 天天在繁忙的工作
间隙， 用各种支撑支具， 扶着我
站立， 随后又和母亲配合， 拉着
我的脚一点点往前挪步， 那是一
种超强的体力支出， 每次我都大
汗淋漓 ， 他也是 “使出洪荒之
力”， 累得气喘吁吁， 当年被噩
运击昏了头的我， 很是抵触， 称
父亲那是 “魔鬼式训练”。

可正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坚
持， 我的体力在逐日恢复 ， 后
来我竟能用支具固定住膝盖拄
着拐杖独自踱步， 连医生都对父
亲竖起大拇指， 感慨地说： “这
丫头有你这样的父亲， 真是她的
福气。”

在我受伤的第六年， 父亲突
因心肌梗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也是我人生的最至暗时期， 在
随后多年的摸爬滚打中， 不知不
觉回望时才发觉， “大厦将倾父
为梁”， 在我命运之厦即将倾塌
的一刻， 是父亲做了我精神上的
梁柱 ， 给予了我最强有力的支
撑， 他也给我的生命中注入了一
种不屈的毅力和积极向上的能
量， 他让我活得像个轮椅上的健
康人， 每天都像一朵灿然绽放的
向日葵。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我把
心语倾诉笔端， 把磨难化作滋养
苦难人生的养料， 让自己的文字
像鲜花般绽放， 还荣幸地成为作
协会员， 文友们调侃我是 “女版
史铁生”。

又是一年父亲节， 我想衷心
地对天堂里的父亲说一句： 感恩
您， 让我懂得， 苦难有时会以另
一种形式变成礼物， 而曾经所受
的苦， 将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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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爱情
黄昏， 晚霞洒在阳台上， 一

盆晚香玉静静地吐露芬芳。 母亲
坐在高椅上， 一只脚搁在父亲的
膝盖上。 父亲坐在小矮凳上， 戴
着老花镜， 低着头， 神情专注地
给母亲剪脚趾甲 。 母亲的腰不
好， 弯腰吃力， 剪脚趾甲这件事
便由父亲代劳了。 母亲握着一把
扇子给父亲扇风 ， 嘴里也不闲
着： “炉子上烧着开水， 留神听
水壶响。” 父亲头也不抬地说：
“知道， 我耳朵比你灵。” 母亲一
笑， 神情中竟流露出几分小女人
的娇憨之态。 金红色霞光洒在两
人身上， 好美的画面。

父亲是城市工人子弟， 母亲
在偏远乡村长大， 1979年高考之
后， 他俩相识于市电校， 三年后
又一起分配到市发电厂， 父亲干
检修， 母亲上运行。

母亲说， 刚上班那会儿， 父
亲跟在老师傅后面学艺， 什么脏
活、 累活、 苦活都干， 成天背着
沉重的工具箱跑现场， 熟悉设备
和场地， 风吹日晒， 晚上回到宿
舍还得看书， 常常看到凌晨。 有

一个大热天， 父亲跟着老师傅到
现场修管道， 从正午修到傍晚才
把活干完 。 两人的工作服湿了
干、 干了湿， 脸上被晒褪皮。 可
能是在太阳底下呆久了， 父亲上
火害眼， 两个眼泡又红又肿， 可
把母亲心疼坏了。 她跑到菜市场
买回绿豆、冰糖和一只小电炉，天
天熬绿豆汤给父亲喝。 她还利用
休班时间跑到电厂旁边的田野里
采野薄荷，晾干，用细纱布缝薄荷
枕头给父亲枕。 在她的精心照料
下， 父亲的眼疾很快就治愈了。

父亲说， 刚上班那会儿， 母
亲很不适应运行 “三班倒”， 一
到上大夜班就困得睁不开眼， 为
了不让自己打盹， 只好不停地走
动、 掐手背， 难受极了。 父亲知
道后买了几斤茶叶， 每次母亲上
夜班前， 他就泡上一大杯浓茶给
母亲带上。 母亲喝不惯， 嫌苦。
父亲又到供销社买了话梅、 山楂
片， 叫母亲喝几口浓茶， 吃一颗
话梅， 就解掉苦味了。

母亲的宿舍离厂区有一段距
离， 开头几个月， 母亲因为作息

不规律、 睡不好觉经常迟到， 被
班长批评过几次后 ， 她害怕迟
到， 总是一路跑着去班组， 有一
次还被石头绊倒， 磕破了膝盖。
父亲知道后， 硬是过了半年苦日
子， 节衣缩食攒下钱给她买了一
辆自行车。 母亲以车代步， 去哪
儿都方便了。 母亲是他们班组里
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 为此，
她得意了好久。

父母结婚后没多久， 位于郊
区的新电厂建成投产， 需要从老
电厂召集熟练工人。 新电厂离市
区远， 交通不便， 又是刚建成，
各方面条件艰苦， 许多人不愿意
去。 当时， 母亲将要升为主值，
如果去新厂的话， 一切都要从头
干起。 可身为党员的父亲必须带
头支援新厂。 母亲二话没说， 克
服各种困难， 跟父亲一起奔赴新
岗位， 为新厂发电贡献力量。

我四岁时， 父亲被派往大亚
湾核电站检修项目部工作， 家里
的活儿全部落在母亲肩上。 瘦弱
的母亲每天 “两眼一睁， 忙到熄
灯 ”。 可每次父亲打电话回来 ，
她总是说 ： “一切都好 ， 放心
吧。” 父亲每次休假回家都抢着
干家务活， 带母亲和我上公园、
看电影、 下馆子。 每次休假快要
结束时， 父亲都会把米面油、 煤
球买好， 扛回家， 再把家里仔仔
细细检查一遍———下水道通畅不
通畅、 电器是不是正常工作、 门

窗有没有破损 、 阳台漏不漏雨
……还要再三叮嘱母亲： “万一
电视机、 洗衣机坏了， 找王电工
帮忙， 我跟他讲好了的。” 母亲
呢， 一遍遍帮父亲打点行李———
换季衣物、 常用药品、 父亲爱吃
的点心、 家乡特产……

我上初三那年， 母亲想去竞
聘仓库保管员的岗位， 可又心里
没底。父亲到人事科拿回报名表，
买了业务书，陪母亲一起填表、复
习。那三本业务书跟砖头一样厚，
母亲看得很慢， 老是记不住， 又
急又愁， 脾气也变坏了。 父亲好
言好语地安慰她， 把家务活全包
下来， 给母亲省出时间看书。 在
父亲的鼓励下， 母亲如愿以偿地
走上了新岗位， 并在新岗位上干
出一番成绩， 光荣退休。

每每看到父亲牵着母亲在小
区的香樟林里悠闲散步的身影，
心中便涌起无限感慨， 他俩， 就
这样牵着手， 走过风风雨雨半辈
子。父母那代人的爱情，像一床老
棉被，朴实甚至土气，却厚实、温
暖；像一条小溪，没有波澜壮阔的
风景，却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